美国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概况

——以宋元版为主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卢伟

    美国是除了中国大陆、日本和中国台湾之外收藏中国古籍尤其是宋元版汉籍最多的国家，其收藏主要集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伯克莱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中。
中国大陆目前所藏大约有3,500部左右。主要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1,675部）、上海图书馆（414部）、北京大学图书馆（350部）、南京图书馆（150部）等图书馆。中国大陆存藏之宋元版汉籍数量最多，总体版本价值也最高。

日本收藏的宋元版汉籍，目前统计总数约为1000部左右。主要收藏在静嘉堂文库（253部）、宫内厅书陵部（144部）、内阁文库（104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61部）、东洋文库（45部）、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45部）等处，此外杏雨书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斯道文库、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真福寺、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等处也有存藏。

台湾所藏宋元版汉籍目前统计的数字是712部。估计最多不会超过800部。主要收藏在中央图书馆（452部）、故宫博物院（177部）、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81部）等处，台湾大学图书馆和东海大学图书馆也有个别收藏。台湾所藏宋元版汉籍，有些很有价值。

美国存藏的宋元版汉籍目前统计的数量约为125部左右，估计不会超过150部。这是经过笔者几次赴美调查，并结合各馆收藏资料所示，统计得出的数字。其中国会图书馆31部、加州伯克莱大学东亚图书馆43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33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8部、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6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3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1部。

美国图书馆收藏中文书籍包括古籍是从十九世纪末才开始的，大部分是靠赠送或交换得来的。根据钱存训先生的研究
，最初是在1867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即将美国政府出版品每种留出50份，责成司密逊学院向其他国家办理交换事宜。清廷总理衙门奏准选购了《农政全书》、《本草纲目》、《皇清经解》、《针灸大成》等十种农医类书籍，于同治八年(1869)交给美国。这批书至今依然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这可以说是中美两国之间图书交换的开始。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主要的中文藏书机构有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和芝加哥自然科学博物馆等十来个，总计藏书约20万册。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各东亚图书馆大量收藏中文图书和古籍图书，主要是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当时美国的教会组织有计划地积极向亚洲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同时也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受到欧洲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不少大学的课程设置都仿照欧洲的体系，因此“汉学”也成为美国东方研究的一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出现了不少新兴的学术团体，如成立于1925年的“美国太平洋学会”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26年的“华美协进会” （China Institute American），1928年的“远东研究促进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Far Eastern Studies）(即“远东学会”［Association for Far Eastern］及现在的“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前身)及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当时和这些学术团体同样重要的则是几个著名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等。由于这些学术团体的倡导，基金会和私人的大力资助，使得美国的中文图书收藏得以迅速增加。这一时期设立的新图书馆有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东亚馆。此外，夏威夷、宾州和西北等大学以及加州克里蒙学院也都相继开始收集中文图书。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中文图书馆已增至二十所，藏书约100万册。当时的美国国势强盛、财力雄厚，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其战后发展的基础。
美国收藏的中国古籍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1.清廷赠送；2.派人搜购；3.购自日本和台湾(私人转让和捐献)。
1.清廷赠送。光绪三十年(1904)，清朝政府将其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的路易斯安那贸易百年纪念博览会的一批图书2,000多册赠送给了国会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了答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清廷特派唐绍仪为特使到美国华盛顿，赠予国会图书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计5,040册，为光绪二十年(1894)同文书局石印本。
2.派人搜购。派人到中国广泛搜集采购古籍图书，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各东亚图书馆馆补充馆藏的重要来源。1915年～1926年间，美国农业部的一位植物学家施永格 (Walter T．Swingle)三次到中国各地广为搜罗，陆续采购到中国农业、类书、丛书、地图和方志等约68,000多册，其中方志即有1,500种之多，从而奠定了国会图书馆收藏中国方志的基础。1929年到中国考察植物的罗克博士(Dr．Joseph F. Rock)也代国会图书馆搜购到西南各省的一批方志。1933年国会图书馆又通过王文山介绍，购得山东潍县高鸿裁所藏的山东各县方志118种。1934年，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 Hammel)也亲自到中国，又购得近8,000册中文图书。
义理寿(Irvin Van Cilis 1875-1948)，美国注华公使馆海军上校武官，接受过美国海军情报训练，是一位指纹、打字机显微镜分析专家，汉语相当流利。他是美国人在中国大陆搜集古籍善本图书最多的一个。当时他在中国替美国建筑师葛思德购买古籍图书，他给每种买到的书都做了注解，他对中国古籍版本的知识，曾获得王重民的称赞。从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中期，义理寿总共为葛思德购得古籍图书共102,000册之多，其中仅乾隆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原本，他就分别购得四套，其中的二套现在收藏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一套收藏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再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裘开明，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委托北平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等有关机构代为购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那些大部头的丛书、各省方志、众多的明、清文集等都是那时购入的。
3. 购自日本和台湾(私人转让和捐献)。从二战结束到五十年代初，作为战败国，日本经济跌入谷底，不少人家将收藏的古书变卖以换取粮食，市面上不少旧书店因此古籍充斥。裘开明就曾二次赴日，选购了包括经史子集各类的古籍善本，其中就有百余部明代所刻而经日本人重新装帧的善本书。
四十年代末，美国国会图书馆也从日本某收藏家手中买到2,500部古籍图书，包括一小部分的碑帖。这批图书经过沈津鉴定并编目，属于善本书的约有200种左右，包括宋刻佛经、明清文集、类书、小说、印谱等，其中一部分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未藏或罕见的，如宋奉化王氏祠堂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本、明万历刻本《新刻翰林改正京本杜诗评选》、《宪世前编》、明钤印本《秋闲戏铁》等等，这批图书都是王重民所未见到的。
六十年代初，台湾私人收藏的两批古书相继为美国东亚馆购得，原书为河北高阳人齐如山和李宗侗所有。齐如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戏曲研究专家，他一生收集的有关戏曲小说的图书多达1,000多种，其中数百种都是比较稀见的珍本。齐氏于1962年在台北病逝，其后人即将其收藏的部分戏曲小说善本计72种卖给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李宗侗 (玄伯)，祖父为光绪朝的重臣李鸿藻，叔父即为李石曾。他早年曾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后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去台湾后为台湾大学教授，1974年去世。他的书不多，但有潘祖荫致李鸿藻手札八大册、文廷式稿本《知过轩随录》等，都被芝加哥东亚图书馆收购。
至于转让、赠送给有关图书馆的也不少，如清光绪五年(1879)，美国驻清廷的首任公使顾盛 (Caleb Cushing)将他在中国时所收集的2,500册汉文和满文书籍转让给国会图书馆，这批藏书中有太平天国文献，但明刻本不多。又如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购入贺光中藏佛经一批，其中佳本颇多。再如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早期收藏的部分即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所赠；七十年代，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又将其所藏有关太平天国书籍320种600余册捐赠给该图书馆。
下面分别对美国收藏中国古籍较多的几个主要图书馆作一简介。
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United States）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北美收藏中文书籍最早也是西方收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一座图书馆。它创立于1800年4月，坐落在华盛顿国会山，紧邻国会大厦，总面积34万平方米，占地面积64.5英亩（约26.1公顷）。国会图书馆由3幢以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精美建筑组成，分别是1897年落成的汤玛斯·杰弗逊大厦、1939年落成的约翰·亚当斯大厦和1983年落成的詹姆斯·麦迪森大厦。这三座大楼有地下通道相连，其中设有餐厅和饮食区，并且辟有专门的旅游线路，所以说它不仅是一座巨大的书城和文献宝库，也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重要的旅游参观景点。
国会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始于1869年，即清同治八年。那年6月同治皇帝将明、清刻本共10种933册赠送给国会图书馆以换取美国的农作物种子，这批赠书开了国会图书馆中文书籍收藏的先河，也是中美两国间图书交换的开始。这批书迄今为止已在国会图书馆存藏了140年。其后美国驻华公使及中国政府陆续赠书，美国农业部亦为该馆采购有关中国农业、丛书、类书、地图和方志等书籍约20,000多册，该馆的中文藏书得以日渐充实。
1928年国会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文献部，当时称为中文部（1931年改称为中日文部，1932年扩大为东方部，1942年改名为泛亚部，到1978年才正式定名为亚洲部），由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主持，与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建立交换关系，并聘请中国学者协助，先后出版了该馆所藏《善本书录》及《方志目录》，又编印《清代名人传》等书，俨然成为当时美国汉学研究的中心。此后积极搜罗，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私人珍藏陆续流出，因此国会图书馆所获精本颇多。
亚洲部现在有中国及蒙古、日本、韩国(南北韩)、东南亚和南亚五个组。总藏书量(已编目的)有282万册。其中文馆藏设在杰斐逊大楼二层，与日本、东南亚文字、朝鲜文部并列，共用一个阅览室。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有图书约100万册（是中国之外收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其中有善本汉籍约2,000种5万余册，另有近4,000种6万余册的中国地方志，其中有100多种是孤本，出版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中国地方志2938部。还有41册《永乐大典》，是中国之外收藏最多的一家。2002年4月，在北京召开“《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时，统计出现在散藏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永乐大典》零本共400余册，也就是说美国国会图书馆约藏有全球现存《永乐大典》的十分之一；有《古今图书集成》两部：一部是1908年，清政府为答谢美国退还未动用的1,278.50万元的“庚子赔款”而赠送的，并且派遣特使唐绍仪(1874年清廷选派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带到华盛顿。此套共10,000卷5,044册528函，是1895-1898年据1728年的铜活字版影印的；另一部由施永格博士(Dr. Walter T. Swingle)1926年在中国购得，是1884年上海铅活字排印本，共1,628册，320函。还有大约300幅中国古地图，10种10册太平天国印书，此外还藏有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有200多种藏文木版印刷品、400多种满文资料和3,000种云南纳西族东巴文资料（这是中国本土外最大的东巴文文献收藏）。
目前该馆所藏中文善本中，有宋刻本16部、元刻本15部、明刊本约1,400种，20,000余册，清初至乾隆朝刊本2,000种，共约20,000余册。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879年，一群与中国有着贸易往来的波士顿商人，意识到训练后人熟悉中国语言的重要性，特地从中国浙江宁波延聘饱学之士戈鲲化，至哈佛大学讲授中文。这是在美国大学讲学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当时的波士顿报纸曾经为哈佛“在这一新知识领域成为先驱的勇气和胆识”而欢呼，并且预言“茶叶盒和鞭炮箱上那些象形文字对于普通的美国佬来说就像其老家店铺上的标记一样好认的日子可能正在到来”。由于戈氏的开课，哈佛始有采购中文图书之举。
1928年，根据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C. Hall的遗嘱，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因Hall生前热心资助亚洲高等教育事业，故基金会邀请哈佛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来共襄盛举，于是就有了“哈佛燕京学社”。同年创办“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1955年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转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接管了哈佛所藏4,526册中文书和1,668册日文书。正在整理这些图书的裘开明被任命为首任馆长，是应聘为美国东亚图书馆馆长的中国第一人。
哈佛大学搜集中文图书始于1879年（清光绪五年）。最初由哈佛大学大学部图书馆管理。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成立（1965年改为现称哈佛燕京图书馆）。它的建立主要是为促进哈佛本身的东亚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那以后凡是东亚语文图书资料的收集、管理及服务工作，均转而由其负责，至今已80余年。其间哈佛燕京图书馆对中国古籍之收集不遗余力，遂成为海外汉籍收藏的重镇之一。
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收藏可分为三个时期：1.创始时期（1928年至1937年）。此期收集工作多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合作进行。同时也积极从美国径向上海、杭州、汉口、成都及广西等地采购。2.中期（1937年至1945年）。自卢沟桥事件至珍珠港事件四年间，华北有不少名流望族隐居而不愿与伪政府合作，遂大批出让私人古籍收藏。当时北平琉璃厂、隆福寺书肆善本充溢，在华日本人便大量购买。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当时也在北平监督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出版事宜，也是大量选购。现馆藏中文善本中的大部分都是在那时购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哈佛燕京图书馆与燕大的合作采购遂告结束。不久哈佛燕京图书馆转向西南各省自美国直接采购。现其馆藏多种西南方志，就是在那时购进的。3.后期（1945年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余年间，中国古籍大量出现在日本的书肆。哈佛燕京图书馆遂开始在日本收购，所获颇丰。现馆藏中文善本4,000余部，始于南宋、迄至清代，几乎均为那时所收购。其中，宋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荟萃明人手札700余通的《明诸名家尺牍》、明万历刻本《新镌提头音释官板大字明心宝鉴正文》、明峥霄馆刻本《春秋繁露》等等，都是难得的秘本。后来又从齐耀琳、齐耀珊兄弟处购进抄本500余种，再从齐如山的后人手中购入齐氏收藏的明清戏曲小说72种，其中明刻本如明吴郡书业堂刻本《邯郸记》、明刻本《长命缕传奇》、明末刻本《新刻袁中郎批评红梅记》、明金陵唐氏刻本《新刻出像汉刘秀云台记》、《新刻出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明刻本《山水邻新鐫出像四大痴传奇》，明读书坊刻本《怡云阁金印记》、明唐氏世德堂刻本《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音释赵氏孤儿》等都是很好的本子。其中的清刻本多为禁书，如《两肉缘》、《姚花影》、《觉世梧桐影》、《妖狐艳史》、《春迷史》、《浪史奇观》、《杏花天》等等，清政府数次禁毁，故传世不多，而且其中多数都有齐氏的跋语。

齐氏所藏书籍编有《百舍斋所藏通俗小说书录》及《戏曲存书目》。当代私家收藏戏曲小说最著名的除郑振铎、马隅卿、傅惜华外，就是齐如山和周志辅（明泰）。齐、周二家所藏，各有所长。如今，周氏几礼居藏戏曲小说及有关资料悉数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汉籍收藏能有今天的规模，并能在美国各东亚图书馆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与裘开明和吴文津这两任馆长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
裘开明，浙江镇海人，早年在宁波求学，曾在书店里当过学徒，后又到湖南长沙的一个教会学校读书，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去武昌华中大学攻读图书馆专业，其时班中仅六人，裘氏为其中之一。1922年获学士学位。曾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1924年，裘氏赴美，在纽约读图书馆学，而后去哈佛攻读经济学，1933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那时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馆长邀他管理中文图书，1927年，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成立，裘氏即为首任馆长，他所编的裘氏分类法和首创的将罗马拼音编入卡片之法，一直为美国各东亚图书馆所采用。对于哈佛燕京来说，裘氏功不可没。裘开明1965年退休，1977年病逝。
吴文津，四川人。1946年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在美多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又获斯坦福大学近代史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建树颇多。吴氏不仅是图书馆专家，而且也是一位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的学者，工于书法。1965年裘开明退休后，他接掌哈佛燕京，开始大力采购中国现代图书，强调近代、现代史料的收集。吴曾两次去大陆讲学，为美国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哈佛燕京图书馆现藏图书100余万册，其中中文书籍约60万册，古籍大约有15万册左右，包括宋版16部，60余册；元版17部，500余册；明版1,328种，19,527册；清版（至乾隆朝止）1,964种，20,904册。此外尚有抄、稿本1,215种，分订4,560册；拓片500余张；法帖36种，301册；原版方志3,525种，约35,000册；丛书1,400种，约6万册（《中国丛书综录》著录2,797种，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丛书综录补编》，大约收有1,100种左右）。其收藏中的珍本有：1036年的宋刻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1085年宋朝元丰年起刻的崇宁万寿大藏本《六度集经》，1208年宋刻《汉书》残本，1581年的《世说新语》四色套印版本，1728年印成的铜活字版类书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宋代单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明代单刻本《齐世子灌园记》和《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另有满、蒙、藏文资料约3,000卷。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始自1878年，由容闳赠书四十种，计一千二百八十册。不久，耶鲁大学又得到清政府赠送的《图书集成》一部，五千零四十册。耶鲁大学是美国最早开始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大学。1876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于1879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汉学教研室，开始中文讲座。其后藏书陆续增加，现在中文部分已达25万册，其中宋刻本2部、元刻本3部、明刊本59部，抄本3种，共835册，内有通俗小说20种、图谱5种、方志2种，及洪熙元年（1425）抄本《御制天元玉历祥异赋》6册。近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学家简又文教授将旧藏有关太平天国书籍320种共640册及太平天国的钱币和官印等其它资料捐赠该馆。
耶鲁古籍藏书虽然没有哈佛那么多，但购买了大陆、台湾不少清廷文件影印本，为专职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大方便。耶鲁中国学资料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藏有一批传教士的资料，包括300位曾前往中国活动的传教土的手稿、日记、信件、照片、报告、论文、著作、地图。这套资料被命名为“中国档案项目”，由全美基督教委员会发起组织，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涉及清代历史。耶鲁大学还有一批关于西藏的研究资料，包括手稿，以及一些著名喇嘛的著作和资料，约数百卷。此外，还有若干古中国的航海图。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1904年设置丁龙（Dean Lung）中文讲座，次年成立中文图书馆，由清政府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成立之初所获得的最早的中文著作。此后逐年扩充，现中文藏书已增至20余万册，其中有宋刊本3种，明刊本200种，约4,000册，另33种年代未定，抄、稿本43种，126册，拓片258件。所藏明弘治十年（1497）铜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音释诗经》20卷，九行十七字，为他处所未见，似为孤本。其他有原本方志1,600余种，约17,000册，原本族谱1,041种，约10,000册，为中国以外所存族谱最为完备之特藏。此外关于历史、地理、传记、家谱的书籍很丰富，所藏明清各部则例、明人文集等资料也非常多。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蒙文的资料及各种学术性杂志和定期刊物。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1937年购入原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葛思德（Cuion  M. Gest，1864-1948）藏书约10万册，其中有宋刊本3种、元刊本5种，2,800余册，明刊本1,000余种，24,000册。内碛砂藏1部，医书500种，1,700册，围棋与棋谱500册，尤其是《永乐大典》2册与1728年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最为名贵。其后该馆陆续扩充，现中文藏书约25万册。又存有敦煌卷子三卷及绸袍一件，内录八股文700篇，达50万言，为科举考试之夹带。胡适曾撰写过关于葛斯德图书馆收藏情况的文章，对馆内书籍状况有详细介绍，尤重于清代内容。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ary, Chicago University)

芝加哥大学1936年开始中文教学，同时成立远东图书馆，时值中日战争前夕，私人藏书大量流出，得以有系统的选择搜购。1943年又购入劳福（Berthold  Leaufer）于清末在华为纽布莱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所收集之中、日、满、蒙、藏文书籍21,000余册。钱存训于1947年应聘到芝大主持该馆，当时藏书已近10万册，大部为古籍。1958年起积极扩充，迄今馆藏已逾60万册，中文30余万册。其中以经部1,700余种最为完备，为西方各馆收藏之冠。另有方志2,700余种，大部皆为原刊，尤以江苏、浙江、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省为最富，丛书亦有600多种。
善本有元刊本1种，明刊本500余种，15,000册，正统大藏经万历增刻本全套，计7,920册；汉封泥11件，敦煌卷子《妙法莲华经》3卷，五代《宝箧印陁罗尼》1卷，翰林院旧藏《杭双溪（淮）诗集》8卷。其他明刊本颇多，均极稀见。清初至乾隆刊本500余种，7,000余册。关于清代的资料，若干珍贵者如文廷式手稿《知过轩随录》5册，1969年台湾大华印书馆的《文廷式全集》未收录此书。《知过轩随录》对黑龙江及俄界边疆事宜有详细叙述。此外，该馆收藏的邓显鹤《沅湘耆旧集续编》65册，也是未刊稿本。
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是美国西部创设最早而现藏古籍最丰富的一馆。1896年该校设立中文讲座，由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任教，并设立汉文藏书馆，傅氏携回之其在江南制造局任职时所译中文科技书全套约一百种，为现在所知收藏最完备的一套。其后由江亢虎氏继任，江氏将其私人藏书13,000册捐赠该馆，为其中文藏书奠定基础。至20年代初，伯克利东亚馆已是全美校园中最好的东亚书库，现在仍是全美大学图书馆汉文资料收藏的重点单位之一。近来该馆购入贺光中藏书，其中以佛经为多。现该馆中文藏书约25万册。该馆中文古籍有4,000余种，大多是1911年以前的刻本、写本，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刻本、稿本、抄本和校本共有800余种，11,000余册。其中，宋刻本23种，元刻本20种。该馆还收藏有17～20世纪绘制的中国地图两千余件，各类汉文拓片2,100余件，佛经100多种，藏文的那塘版甘珠尔经籍1,400卷，还有科技和方志类书籍等。
此外，康奈尔大学藏有《永乐大典》6册，是美国除国会以外收藏最多的一馆，它还收藏有北京、伦敦及巴黎所存全部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为该馆特藏。密歇根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20余万册。其中虽原本古籍不多，但复印本及缩微胶卷为数不少，可供研究之用。还有盐湖城的族谱学会是西方收藏中国族谱和地方志最完备的一个机构。该会于1918年入藏第一部中国族谱即《兴宁刁氏族谱》，并自1960年起开始用缩微胶卷大规模的摄制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欧洲和美国多处所藏的中国族谱、方志、登科录、齿录及其他有关家族研究的资料。该会收藏中国族谱2,594种，地方志5,112种代表2,038个地区，约合原本10万册以上。
其他还有很多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亦收藏中国古籍，其中不乏善本与特藏。私人藏书以纽约翁万戈（常熟翁同龢的五世孙）所存其先人翁方纲旧藏善本最多，其家传的近百种善本(不包括碑帖)，从数量上虽无法与美国其他大图书馆匹敌，但其所藏宋元版本却是全美第一，多为极精之品，没有一家图书馆能望其项背。如宋杭州净戒院刻本《长短经》、宋明州刻本《集韵》、宋福建吴坚漕治刻本《邵子观物外篇》、宋浙江刻本《重雕足本鉴诫录》、宋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诗》、宋淳熙锦溪张氏刻巾箱本《昌黎集》、宋刻本《丁卯集》、《会昌一品制集》、《首楞严经》、《汉书》、《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新刻嵩山居士文全集》等等均极罕见。以上所列各种曾经在纽约展出，书影收入《美国所藏善本目录》（Chinese 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是翁万戈先生主持的一次宣扬中国古代印刷发明的展览图集，由美籍瑞典学者艾思仁编辑，华美协进社出版。现翁氏藏书中的部分宋元版古籍已由上海图书馆收购入藏。
美国图书馆所收藏的125部宋元刻本中，宋刻本有62部，元刻本有62部。

宋刻本分布如下：

国会图书馆16部，有宋绍兴间刻本《后汉书补志》三十卷，宋刻明初印本《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宋刻元印本《国朝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宋刻《东坡纪年录》一卷、《景德传灯录》残存一卷（第十九卷）、《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残存三卷、《文章正宗》残存四卷、宋刻明修补本《宋文鉴》一百五十卷等。宋刻佛经有宋初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陁罗尼经》残存一卷，宋福州东禅等觉院刻万寿大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百九十三，北宋刻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另有居蜜博士新发现的宋刻本5部：南宋绍兴末刻本《妙法莲花经》，宋元丰八年福州东禅寺刻本《四经同卷》四种，北宋刻崇宁藏零本《大藏经十三种》，北宋刻崇宁藏零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一卷（第三百卷），北宋刻崇宁藏零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一卷（第五百四十五卷）。

哈佛16部，有宋蔡琪一经堂刻本《汉书》(存卷五十三)、宋刻《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一百零七卷、宋刻《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  (存卷甲之二十一)、宋建刻《纂图互注扬子法言》十卷、宋刻元明递修本《晋书》一百三十卷、宋刻《洪州分宁法昌禅院遇禅师语录》；宋刻佛经有宋毗卢大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八)、《法苑珠林》(卷四十八)、《经律异相》(灵字号)，宋明州王公祠堂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百二十二、三百五十一、三百八十三、四百三十六、五百四十七)；宋刻碛砂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雨字号)；宋刻万寿大藏本《六度集经》(存卷五)、《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二卷、《十诵律》(存卷十三)、《五经同卷》（学字号）；宋刻《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存卷六)。
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馆23部，为宋刻元明递修本《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存十七卷（卷一至四、四十三至四十八、七十九至八十五），《苏文忠公文集》（残叶），存一叶（卷四十第十三叶），宋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刻元明递修本《淮海集、后集》六册，宋嘉泰四年（1204）吕乔年刻元明递修本《东莱太史文集、别集、外集》二十四册，《后村居士集》十五册，《文章正宗》一卷（存卷十四），宋刻明修本《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存六卷（卷七、九、十、十五至十七），《一切经音义》一卷（存卷第十八），《大宝积经》一册，宋政和五年（1115）福州开元寺刻元至正间补刻毗卢大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五卷（卷第五、二十一、一百九、一百一十四、一百八十七），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一卷（卷第二百四十五），《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一卷（卷八十三），《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卷，宋绍圣三年（1096）刻宋修本《中阿含经》一卷，《二经同卷》：《佛说波斯匿王太后崩尘坌身经》一卷、《须摩提女经》一卷，《出曜经》一卷（卷十八乐品第三十一），宋元丰八年（1085）福州东禅等觉院刻万寿大藏本《缘生初胜分法本经》残存卷上，《说无垢称经》存卷五，《大威德陀罗尼经》存卷第十六，《法华文句》存卷三，《法华玄义释笺》存一卷（卷一）《法苑珠林》存一卷（卷第四十一），《建中靖国续灯录》一卷。
普林斯顿东亚馆2部，为宋刻元明递修本《晋书》一百三十卷音义三卷、宋开庆元年福州刻元明递修本《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 (存卷十七)。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3部，为《资治通鉴》一叶（卷八之第十六叶）、宋绍兴三十二年明州王公祠堂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四百五十一)、《玉海》残本，存卷二至三。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2部，为北宋宣和6年（1124）福州开元寺刻毗卢大藏本《法苑珠林》，残卷，存卷四十七；南宋（1228-1232）刻碛砂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存卷五百八十二。

金、元刻本分布如下：
国会图书馆15部，其中金本1部，为平阳张存惠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残存十三卷；元刻本14部，为元刻明印本《礼经会元》四卷、元刻明印本《仪礼图》十七卷、元刻《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残存一卷、元刻明修本《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元刻明印本《隋书》八十五卷、元刻本《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三十六卷、元刻《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元大德间刻本《宣和画谱》残存十六卷、元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外集》一百七十七卷、元延佑圆沙书院刻《群书考索前集、续集、别集》二百一十二卷、元至正间刻《大颠和尚注心经》一卷、元广勤书堂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附文集二卷年谱一卷、元刻明印本《唐文粹》一百卷、元刻明补配本《元文类》七十卷。
哈佛燕京图书馆17部，有元至治三山郡庠刻本《通志》二百卷、元至正刻《宋史》 (存卷一百七十至一百七十二、一百八十七至一百八十八)、元刻本《图绘宝鉴》五卷、元鄞江书院刻本《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元刻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三十四卷、元庆元路儒学刻元明递修本《玉海》二百卷、元至正陈氏秀岩书堂刻增补本《诗词赋通用对类赛大成》二十卷、元刻明修本《仪礼》十七卷、元至正东山秀岩书堂刻本《韵府群玉》二十卷、元刻明修本《周易兼义》九卷、元刻明修本《广韵》五卷、元至正南山书院刻本《广韵》五卷、元大德饶州路儒学刻本《隋书》八十五卷；佛经有元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刻《宗镜录》(存卷四十八) 、元普宁藏《说无垢称经》 (存卷三)、元大德刻补毗卢大藏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五十三)、元刻《妙吉祥平等瑜珈秘密现身成佛仪轨》一卷； 

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馆20部，为元刻本《周易兼义》十七卷存九卷，元刻明递修本《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元刻明修补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二十卷，元至正十六年（1356）翠岩精舍刻本《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元大德九年（1305）建康路儒学刻明修本《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存卷九十一），元刻明修本《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明修补印本《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元至元六年（1340）庆元路儒学刻本《玉海》二百卷，《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存六卷：卷四、五、八、十二、十三、二十一），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祐刻本《鄂国金陀续编》三十卷，元至元南山普宁寺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一卷（卷五十三），元至元南山普宁寺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一卷（卷二百九十九），元至元十六年1279）南山普宁寺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一卷（卷第四百七十三），元至元南山普宁寺刻本《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存二卷（卷第二十、第二十五），元至元中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大藏本《央掘魔罗经》存三卷（卷一至三），元至元中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大藏本《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存一卷（卷一百五十六），元至元中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大藏本《广百论释论》存一卷（卷九），元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刻本《宗镜录》存一卷（卷第四十三），元至元中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大藏本《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存一卷（卷十二下），《悟真篇三註》三卷。
普林斯顿东亚馆6部，为元刻明递修本《诗地理考》六卷(玉海本)、元至治二年福州路三山郡庠刻明成化印本《通志》二百卷、元刻明印本《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三十卷、元后至元三年庆元路儒学刊明正嘉间递修本《玉海》、元刻《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四十五卷。宋元刻《碛砂藏》存一千四百七十九种六千十四卷。
耶鲁大学东亚馆3部，为元刻《续高僧传》，残卷，存卷二；元刻《阿毗昙论》，残卷，存卷二十四；元刻《阿毗昙毗婆沙论》，残卷，存卷六十二。

芝加哥大学东亚馆1部，《增广注释音辨唐柳集》四十三卷。

美国图书馆收藏的125部宋元版汉籍，数量虽不如中国大陆、日本和中国台湾，但是其中的史部、子部存藏还比较完整，另有几部类书，集部稍显零散。这些可以作为国内学者研究宋元版古籍的重要参考和补充，一些藏本还能弥补国内存藏的缺帙。尤其是其中的佛经所占比例较大，除碛砂藏外，宋元两代的几个大藏如开宝藏、万寿大藏、毗卢大藏等以及元代的普宁藏、毗卢大藏等，在大陆和台湾都只有为数不多的零本。也就是说美国所藏的这些藏经零本大都是大陆和台湾所未入藏的。而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所收藏之佛经保存相当完整，其中的万寿大藏零本《广百论释论》、《建中靖国续传灯录》等，都为大陆所无。至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的《碛砂藏》，其中之宋代原刻约七百册，元代所刻约一千六百册，其余为配补明南藏本或天龙山本，约八百册，加上明万历间白纸精抄补本约2,100余册，总计5,359册。其中可补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之处甚多，价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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